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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流浪的日子 

Jwlu 

回到乡下家里以后，饭也吃不饱，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劳动。最伤脑筋的是被人看不起，说是从学

校里赶回来的地主崽子。从来没有在稻田里劳动过的我什么也做不得，才拿一天锄头手上就起了几个

血泡，箢箕扁担一放到肩上就伸不得腰，晒几天太阳脸上就脱了一层皮。 

在田里中耕禾苗，本来是要把田里的杂草踩到泥巴里，我的脚不灵活，有时会把禾苗也踩到泥巴里去

了。这时素有积极分子之称的言一阿婆，冷不防一棍子打到我的脚杆上，真是钻心的痛。她打了我一

棍子还骂：“地主崽子，读书读蠢了？”我含着眼泪不敢作声。本来失学就让我痛苦不已，加上地主

崽子的帽子，真是感到眼前一遍漆黑。 

开始在生产队出工，一天累得筋疲力尽，我还只能记三分工，等于一角钱的报酬。而且生活越来越苦，

每天吃的是红薯，菜里面一点儿油星子也没有。肚子里觉得从来没吃过东面一样。有时候饿极了，晚

上跑到稻田里偷一把红花草，用清水煮一下就吃。红花草是田里种植了做绿肥用的，吃了以后肚子长

泻不止。白天手脚在做事，心里时刻是想到哪里去搞点吃的。菜根、薅子草、麻蔸子都挖来吃，吃得

肚子实在涨得不行了，心里还想吃。下雨天生产队若是不出工，队里一些人就到坝边上水沟里去挖黄

鳝泥鳅，挖回来放到火上烧一烧就吃。队上所有的人都饿得黄皮刮瘦，大半人都患了水肿病。我在家

里实在呆不下去了。 

＊  ＊  ＊  ＊  ＊ 

我的四哥鲁益民由于工厂停产从常德棉纺厂下放到了西洞庭湖农场。那是国营农场，想必情况要比生

产队好得多，我就写信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四哥回信说，硬是饿得不行就来我这里住一段时间吧。我

接信，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动身，步行六十里走到坪塘，再坐汽划子到长沙，买了当晚去西洞庭湖农

场的船票。 

我所带的钱和粮票只够乘船到离农场还有五十里远的蒿子港镇。我到蒿子港下船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钟了，还是在轮船上吃了早饭的，没钱搭车更没钱吃饭。我一边走一边问路，到天黑也饿得走不动了。

那是六月的天气，湖区的蚊子特别多，一坐下来歇脚，一群群的蚊子围着咬，只得站起来继续走。走

了不到一里路再也不想走了，就在路边一处菜地坐下来。当时我想菜地可能也有什么菜可生吃的，便

在土里乱摸，突然发现有很多菜瓜藤，顺藤摸去摘了个很大的菜瓜，一阵欢喜，连忙用手擦掉那瓜上

的泥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到农场好在是一条公路，黑夜里不用问路，走到半夜终于到了一分场。找到四哥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四哥见我还未吃晚饭，半夜里把煮饭的师傅叫醒，弄来了一大碗饭菜。他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着饭，

一身破烂的衣服连连叹息。吃完饭以后他找来自己的衣服让我洗澡换上才睡。 

这西洞庭湖农场是国营的，虽然和我们生产队一样种水稻、棉花，但是那里的职工每人每月有四十五

斤大米供应，每月还发二十八元工资。我当时也蛮羡慕那个地方的。一望无边的平原，大型拖拉机耕

地，运输物资都是汽车，基本上是机械化。农场里种的一半是水稻，一半是棉花，还有一大片莲子湖。

四哥的任务是守莲子。我每天跟他到湖边的棚子里去玩。尽管无边碧绿的荷叶、粉红的莲花、荷叶底

下藏着鲜嫩的莲子、还有水渠里一群群的鱼虾，我什么兴趣也没有。一天到晚忧心沉沉，我总觉得这

是在逃荒，时刻感到前途渺茫。四哥虽然自己也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可他却还不时劝我心情要放开

朗些，十几岁人不要把身体愁坏了。 

我到农场后，四哥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的那些同事们筹措饭票。农场的工友们见我饿得刮瘦，非常同情，

你三斤他五斤送过来，几天时间居然凑了五十斤饭票。五十斤饭票就是五十斤大米，当时每斤米能卖

三块钱。我在西洞庭湖呆了四十天，总算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  

＊  ＊  ＊  ＊  ＊ 

那年，也就是六二年，由于我没有在生产队出什么工，秋后我只分得两百多斤稻谷，更不要说什么钱

了。虽然和二哥、三哥生活在一起，总觉得要自食其力好。过了年我便瞒着生产队和邻队的两个青年

一起外出（那时叫外流），到临湘城陵矶去做红砖坯子。当时的报酬是红砖坯子全干后装窑点数，做

满一万块有一十五斤大米和二十元钱。我们住在一个芦柴棚子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饭吃完就

干活，中午从不休息，一直做到天黑，晚上还要把那些砖坯子盖好。十多天时间下来，我从没做过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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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做了一万多块。其他两个年纪大又做过砖的当然比我做得多。我望着一排排整齐的砖块很高兴，

心想照这样做下去，一个月也能挣六十多元钱，几十斤大米。谁料连续几天几夜的大雨，我们辛辛苦

苦做的那些砖坯子成一堆堆的泥巴。望着那些泥巴，欲哭无泪，白忙了那些日夜! 

春天的雨水特别多，做砖这种活不能再干了。我们打听到湖北监利县的长航农场需要人担堤护坡，于

是又卷起行李从城临矶坐火车到岳阳，再从岳阳乘轮船到了那个农场。找到场部一问，确实需要劳动

力，我们做砖的伙计一同来的有十几个人立刻报名办好手续。当即就领到了一百斤米和五十元钱的生

活费，还有一口大铁锅和一些工具，住在长江岸边一所小学校里。这学校里住满了民工，大概有几百

人，都是外地来谋生的人。 

管理我们的人是农场的一个治安主任叫米志明，五十多岁，一脸的官架子气态。当我们吃完晚饭坐在

芦苇铺的地铺上休息时，这位主任拿着一个册子重新登记，他说要老实填报自己的家庭地址和阶级成

份，这里是不收地主富农的。我们这些人都胡乱编了姓名和地址，都是贫下中农。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米主任带我们沿长江大堤走了里多路便到了工地。那是一大遍荒湖沼泽地，要用

土堤围起来变成水田种水稻。大堤的规划已经用草绳子和竹杆架了个样，二十几米宽下基脚，五米多

高，要全靠人工垒起来。米主任给我们划了五十米长的任务，说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大家马上动手

干起来，挖的挖，挑的挑。一连干了几天，我们的情绪都很好，工作也很努力。工地上规定干两小时

休息十几分钟，可是我们不休息，中午也吃了饭就做事。管理员早上带队出工，晚上收工时点名。六

十年代初，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都跑出来混饭吃的。到这里来做事的人越来越多，连住的地方都没

有了，工地上也搭起了很多芦柴棚子， 

  当我们干到第十天时，农场工地指挥部来仗量新堤土方，量了我们担的土方还不足两百立方米。按

农场的报酬每立方米土方只有半斤米指标和三角钱，而我们十天时间已吃了一百五十斤米，伙食费也

借了八十元钱。晚上大家坐下来一议论，觉得在这里干养不活自己。听说湖北洪湖那边也是担堤，每

立方土还有五角钱的报酬。于是决定另找别处，当即算了伙食账，所领的八十元钱除去伙食费，每人

分了二元八角钱。晚上九点多钟趁那个米主任睡觉去了，我们卷起行李连农场发的锄头箢箕也一并带

上，一行人悄悄地走出了学校。 

本来附近就有长江的渡口，但是我们不敢在那里找船渡江，生怕农场的人追来，只得沿着长江往下走。 

走了没多久，天一下子墨黑墨黑的，连路也看不清了，远处响起了沉闷的雷声，接着又刮起了大风。

眼看就有一场暴雨要来了，我们急忙向堤下面的村子走。那村子的房屋都是连起来的成了一条街。等

我们刚进村，狂风夹着豆大的暴雨横扫过来。风就象要把房屋掀翻一样，行人站也站不稳。大家急忙

去叫门躲雨，这时村里的人都已经睡了，没有灯火的人家敲门根本没人理，可是有灯光的人家也不开

门。情急之下只好用锄头打门了，当一个人家开门时看到这么多人，那门一下子又关上了。再敲，当

第二家开门时我们有人用扁担插进门缝里不让关了。大伙一拥而进，这时每个人都已被雨淋了个透湿。

三月气温还很低，被雨淋湿以后冷得人直打颤。这位好心的房东见我们这些做工的人那个狼狈样子，

连忙搬来一些芦苇烧火给我们烤。烤干衣服以后，我们就在堂屋里的地上铺开被子睡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其他伙计要到洪湖农场去，只有我和同村一路来的张某某不愿意去。那位房东告诉

我们，离村子五十里远渡过长江就是湖南的君山农场，那里旱土改水田正需要劳动力。于是，我们决

定去试试。打扰了房主人一夜，又烧了他家很多柴火，大家商量把从长航农场带来的那些工具给他作

酬谢。 

＊  ＊  ＊  ＊  ＊ 

与那些伙计告别后，我们两人沿着长江往上走，已经到了中午时光了，还没有吃早饭。两人仅有五元

六角钱和三斤全国粮票。沿途又没有饭店，只好到民户人家去买吃的。一连问了好几家，看见他们刚

吃完中饭有剩的也不卖给我们。 

人一饿了就没有一点力气，路也不想走了，看见路边一家代销店便也进去坐一下弄碗水喝。突然听得

店里的女主人讲的是湖南宁乡话，我们马上跟她答腔。她一听说我们是宁乡人，立刻热情起来，还泡

了两杯热茶给我们。交谈了一阵之后，知道她是宁乡沩山的，那里也是一个穷乡僻壤，山多田少，以

红薯杂粮为食，通过亲戚介绍嫁到湖北来的。最后我说：“我们今天还没有吃早饭，想要跟老乡家里

买点饭吃。”他们夫妇马上答应说：“我们才吃过，还有一些饭菜是热的，你们只管吃就是。”我们

俩人已经几餐没吃饭了，那饭扒到口里还没嚼就呑下去了，一连吃了几碗。几分钟的时间把他们一大

盆饭都吃光了。吃完饭后，我拿出一斤粮票和五角钱交给他们，那店老板连说：“不要钱粮，你们是

我老婆的乡亲，难得来的嘛。”我们还是把钱和粮票放在桌子上才告别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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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我们走了多少路，等走到君山农场对岸时，天已经黑了，江面上风又大，摆渡的人不开船了，只

得到渡口的饭店去住。我们没有钱，跟店主人说用自己的被子铺在地上睡一晚得收多少钱，“便宜你

们就收八角钱算了，”老板娘在旁边说。我顺便就交给她八角钱。她把我们安排在厨房的柴角地上睡。

我们走了一天实在累了，晚饭也没吃铺开被子就睡了。天刚朦朦亮就被江边驾渡船的人喊醒，我们急

忙收拾好行李走出门去。这时店老板追出门来挡着我说交少了住宿费。我说：“昨晚不是已经交给老

板娘了吗? ”他说：“你交八角钱那只是一个人的，你们两个人还得再交八角钱。”我说：“我们实

在是没有钱了，请你原谅吧。”姓张的伙计不理他径直向江边的渡船走去。我却被那店老板一把拖住

硬要钱。这时驾渡船的人在大声喊：“开船了!”我一听着急了又向老板说了很多好话，他还是拖住

不放。最后我说给你这根担行李的扁担如何。他见那根扁担是茶子树做的，在湖区难买到，多少能值

一点钱，才放了我。 

＊  ＊  ＊  ＊  ＊ 

渡江的船也等了我们好久才开船。那渡船是一只小划子。几里路宽的江面上无风都有三尺浪，六七个

人坐在那个划子上就象一片树叶在浪头上飘，船边离水不到三寸高，浪花不时打到人身了，吓死人。

我从未坐过摆渡，觉得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两手牢牢地抓紧船边。 

那船划了两个多钟头才到长江对岸。过江以后我们走到君山农场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了。还是先天中

午吃了餐饭的，已经饿极了，看见路边田里有很多萝葡，每个人立刻扯了两个洗干净坐在地上吃起来。

人一饿了生萝葡吃起来也胜过吃山珍海味，吃了一个又一个，吃得肚子都鼓起来了还想吃。吃饱以后

又歇了一阵才起身朝有房子的地方走去，只要看见人我们就上前去打听农场哪个队要人。一连问了好

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只告诉我们去找场部。可是找了场部一问还是要找队上，找来找去已经过了响午。

人又饿得走不动了。这时候天又下起了大雨，那湖区的土地本来是湖泥淤积而成的，路上没有一粒砂

子，雨水一淋滑得象沾了油似的，走一步滑一步，两个人都连摔几跤滚了一身的泥巴。等到我们赶到

有人家的地方躲雨时已经淋得透湿，早春的气温本来不高，淋湿了以后站在屋檐下瑟瑟发抖，又饿又

冷。 

屋里的女主人见我们站在门外又被雨淋湿了，叫我们进屋里坐，倒了杯热开水给我们问我们是那里人，

到这里来做什么的。我立刻向她讲明，我们是湖南宁乡人，听说君山农场招工，到这里来找工作的。

她说：“我男人是这个队上的会计，等会儿回来问他，看队上要人不。”大约坐了半个小时，一个身

上披着稻草蓑衣，手里拿一把铁锹的中年人朝这个屋走来。我们看他进门知道是屋里的主人便起身向

他点头打招呼，他连忙说坐吧。他老婆马上向他讲了我们是要找事做的。他放下手里的东西，还没落

坐，只在茶壶里倒了杯水喝了之后，就说：“你们跟我到队长那里去看看吧。” 

他把我们带到一家人家在门外，就大声喊，邓队长在家不。从屋里出来一个三十多岁嘴里刁着一支烟

的人，只听他答应：“刘会计么子事?”刘会计说：“我们队上不是要招人吗？这里来了两个人你看

要得不。”那位邓队长马上热情的让我们进屋坐，并问我们在家里是不是种田的，姓张的伙计说：

“我们那个地方是专门种的水稻，犁田耙田插秧等这些活我们都里手。”谈了一阵之后，队长和会计

决定留下我们，并且说好报酬是每月做满二十六天工作日，工资二十八元和四十五斤粮食指标。谈妥

这些以后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我说我们今天还没有吃饭呢。邓队长立刻从碗柜子里端出一大盆子

小米和大米煮的饭，他说：“放到锅里热一下吧，”我们连忙说：“不必要了。”那一盆饭足有两斤

米，一碗腊八豆，一碗油菜苔我们两个人是连味都没有吃出来就一下子狼吞虎咽的吃到了肚子里。吃

完饭以后，我们又回到刘会计家里办登记手续，在招工表上填写了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和文化程度。

在填到阶级成份这一栏时，我把成份写成了中农。我明白自己出身不好走到哪里都会受岐视。 

队上发给我们每人一本粮油证及一本考勤证，每人借支二十元钱作伙食费。住在队上的一间保管室里。

我们开好铺以后去附近粮店买了米和食油，在代销店买了盐、碗筷和一口小铁锅。回房时，队长又来

对我们说，煮饭要烧的柴你们就用队上的防洪芦苇，至于蔬菜，田地里到处是油菜秧子和萝葡，你们

去弄就是。劳累奔波了几天，这天晚上我们自己做了一顿香喷喷的晚餐，晚饭后舒舒服服一觉睡到天

明。 

  第二天出工时姓张的被按排去犁田，我和大伙一起去平整水田。下午刘会计叫我和他一起去仗量水

田丘块面积，他跟我很谈得来，他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却到外面来混。我说家里困难读不起书，特别是

现在，连饭都没有吃。他告诉我说：“我就是有书读不进，只上了小学就不想读书了，来农场已经好

几年了。”仗田时，他见我的字写得好便要我作记录，他去牵皮尺。我在那里干了几天以后了解到那

些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地来的，而正式职工只有少数，不过在农场干得久了可以转为正式职工。所有来

农场做工的人都认为那儿要比自己家乡好，起码有饭吃，还能每月拿几十元工资。 



芦苇道 36 号(www.thelu.org) 

   4 

 

君山农场下水田劳动时比家里生产队出工多一道手续，每天出工时有个卫生员提着一个白色的桶子，

里面装着白色象油一样的药液，每个人必须用它涂在脚杆上，防血吸虫病。我初到那里并没有注意到

周围的人，十几天以后才发觉有很多人不论男女，其中也有十几岁的姑娘都挺着个大肚子，而且面黄

肌瘦，原来这些人就是血吸虫病患者。据说，得了这种病的人严重的会丧失劳动力，终身难治，尤其

是女子还不能生育，甚是可怕。 

＊  ＊  ＊  ＊  ＊ 

虽然搞劳动生产并不太累，粮食也够吃的，每月还能领一些工资，比起在家里的生产队出工强多了，

但是一看到那些患血吸虫病的人心就不安起来。怎么办呢，我们两人商量要去找一个不下水的事情做。

正好那天下大雨不能出工，我们沿着公路往总场方向去，走了一点多钟在路边看见几个放养群鸭的人，

便走过去跟他们聊了起来，得知他们有两家正要请人放鸭，待遇是吃他们的，每月工资三十元。我们

双方议定先做两天试试，答应第二天就去上工。 

回到队上我们跟队长请两天假，说是有亲戚在岳阳城里要去走一趟，队长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

赶了七八里路到鸭老板那里去做事。姓张的伙计找的那个老板姓苏，带他走了。我找的老板姓杨，五

十多岁人，看样子很和气。 

吃完早饭以后，杨老板交给我一担粪桶子，要我到各家各户的厕所里去捞粪蛆担回去喂小鸭子。那地

方每家的茅厕就是用芦苇围起来就地挖个坑，我挑着那担桶子走了一家又一家，寻了这个粪坑又找那

个粪坑。粪坑里头苍蝇成群，蛆婆子直翻，臭气熏人让人看了就恶心，闻了就要呕。我用一个小尼龙

网子把蛆婆子滔上来放到水里洗洗再倒进桶子里，每倒一次就呕吐一次难受极了。我走了七八家人家

的茅厕实在受不住了，把粪桶子放在远处找了个树阴下坐那里不干了。心想这哪里是人干的事啊，要

不是我父亲他们留下那么多财产成了地主，凭我的学习成绩初中毕业后也一定能考取高中，或者也进

了工厂，不晓得前世作了么子孽如今要来受这个苦。想来又觉得这闷气生得太可笑了，这人生在世，

哪朝哪代谁不想升官发财，谁不想出人头地，这又怎能怪父亲呢，怪只怪自己生不逢时罢了。我一直

坐到中午的时候，才担着那粪桶子回到鸭棚里。杨老板见我捞的蛆婆子不足四五斤很不满意地说，

“一天要捞三十斤才够小鸭子吃的，你半天至少也要搞它十多斤。”我推托说，“路不熟走了很多弯

路。” 

吃完中饭后，老板叫我和他一同去放鸭子。大约有两千多只小鸭子就放在附近的湖里，那湖一边是水

一边是荷叶，他坐在岸边，要我架一条小船到湖中间荷叶边去守着，不能让小鸭子钻进荷叶丛中去，

否则会走散丢失。我从来没有划过船，那条船也只比澡盆大不了多少，我一站上去它就往一边侧。我

不敢伸腰，只得一屁股坐在有一层水的船仓里，手里拿一根竹杆去划，可是那船不听我的使唤，只要

一划水小船就打转转。不知费了好多力气，全身汗透了才把船划到湖中间。当我看到有几只小鸭子就

要钻进荷叶丛时便想划过去赶，谁料一用力那船一侧，我却扑通一下子掉进了水里。幸好我会游水。

我浮在水面推着小船划到岸边，把打湿了的衣服凉在草地上晒着。杨老板看着我直发笑。我好不容易

才干完了这天放鸭的工作。 

等到吃了晚饭，天已经黑了好久。晚上就安排我守鸭子，并答应每月给我加六块钱的工资。睡在露天

的竹板子上，成群的蚊子围着我咬，小鸭子不停的叫唤，一股股的鸭屎嗅气熏得我抽不过气来，翻来

复去总是睡不着，心想这人活在世上要搞一碗饭吃真是太难了。整整一个晚上我没合一下眼，好不容

易熬到天亮，我对杨老板说，“这活我实在是干不下，我要走。”他再三挽留说，“你干几天就习惯

了，你若继续做的话，我还可以再加几块钱一月，你考虑一下吧。”但是我坚决要走。老板无奈，从

口袋里掏出一元二角钱来，并说你吃了早饭再走吧。我接过那一元二角钱说道：“谢谢你，早饭就不

吃了。”便匆匆离开了那个鸭棚子。 

＊  ＊  ＊  ＊  ＊ 

我一口气跑回农场，就跟农场的那些伙计们一起去插秧苗。插秧可是我的拿手戏，我比谁都插得快。

队长还说以后每月要给我加两块钱工资。和我一起去看鸭的伙计在那家放了三天鸭子也回农场来了。

他说看鸭的那碗饭难得吃，还是农场好。我们和那些血吸虫病患者天天在一起，一看到他们就使我没

有长期在这里的打算，但是一想到家里的生产队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钱还不到三角钱，又顾不得什么

了，心想权且在这里呆上几个月再说吧。几个月来我们在那里已经混是很熟了，特别是队上的领导也

很喜欢我们，白天和大家一起做事觉得不累，晚上又很多人聊天也感到痛快。可是，没多久农场却来

了一场政治运动，要求外地来的人员务必在半个月内从自己家里的大队上打个证明来，特别是强调阶

级成份要写清楚。我想一来是瞒着生产队出来的，二是自己是地主成份没有政治自由，走到那里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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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等，没有办法，只好打算回家。恰好一同外出的张某某快三十岁了还未成家，他也打算回家找对

象，于是两人都去找队上辞工结账回到了家里。 

 


